
陽
春
三
月
，
天
氣
反
覆
無
常
。

乍
寒
還
暖
，
其
實
卻
有
乍
暖
還
寒

之
感
。
醫
生
生
意
好
，
市
民
易
感

冒
多
病
。

全
球
股
市
與
天
氣
之
反
常
有
共

通
點
。
經
濟
數
據
時
好
時
壞
，
政
治
氣

候
敏
感
，
投
資
者
作
決
定
受
政
經
消
息

所
影
響
，
情
緒
忐
忑
不
安
，
難
以
作
出

堅
定
不
移
的
決
定
。
因
此
而
令
市
場
買

賣
波
幅
大
，
投
資
病
易
生
卻
難
以
斷

尾
。所

謂
﹁
蛇
﹂
生
性
靈
活
好
動
，
走
位

快
。
在
蛇
年
投
資
也
好
，
投
機
也
罷
，

當
真
要
順
勢
而
行
，
適
者
才
能
生
存
是

也
。
尤
其
在
香
港
，
夾
在
內
地
與
美
國

之
間
似
三
文
治
，
既
受
美
國
影
響
也
受

內
地
左
右
，
政
治
與
經
濟
消
息
，
投
資

者
必
為
消
息
而
傷
腦
筋
，
作
出
剖
析
從

而
定
進
退
策
略
。

上
周
之
美
股
因Q

E

深
化
消
息
利
好
，

經
濟
數
據
有
復
甦
顯
示
而
連
升
多
日
。

道
瓊
斯
指
數
屢
創
新
高
，
美
股
走
勢
予
人
牛
氣
沖

天
的
感
覺
。
世
界
多
個
地
區
市
場
也
因
而
被
牽
動

向
上
。
可
惜
上
周
初
段
，
內
地
A
股
市
場
反
應
不

及
，
港
股
不
升
反
跌
。
淡
友
有
機
可
乘
大
做
﹁
空

倉
﹂
暫
得
勝
。
幸
而
，
在
尾
段
周
五
，
如
夢
初
醒

的
港
股
，
輾
轉
上
升
，
二
萬
三
千
點
輕
易
失
而
復

得
。
原
本
被
稱
之
為
走
勢
劣
之
港
股
，
市
場
氣
氛

隨
之
而
改
變
，
驟
間
大
為
看
好
港
股
，
有
大
戶
更

稱
四
月
是
陽
光
四
月
哩
。

其
實
，
特
區
政
府
對
遏
抑
港
樓
價
連
發
多
招
，

招
數
辣
與
不
辣
有
待
時
間
作
定
斷
。
但
事
實
卻
見

某
大
地
產
商
帶
頭
劈
價
，
雖
暫
未
有
在
樓
價
反

映
，
只
用
其
它
優
惠
辦
法
包
括
贈
送
掀
減
價
手

段
。
不
排
除
更
下
一
城
真
的
作
出
減
價
，
也
不
排

除
各
大
地
產
商
跟
風
劈
價
。
地
產
股
能
否
在
下
一

次
股
市
升
市
作
火
車
頭
，
暫
未
有
勝
算
。
不
過
，

內
地
拋
出
二
千
億
人
民
幣R

Q
F
II

巨
大
商
機
，
港

金
融
機
構
爭
相
競
搶
。
久
未
見
鋒
頭
的
匯
豐
在
上

周
五
升
市
再
當
上
火
車
頭
拉
動
大
市
是
功
臣
。
內

地
和
香
港
不
差
錢
，
銀
根
不
緊
，
還
看
政
策
如
何

而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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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
年
開
工
不
久
，
即
傳
來
北
京
朋
友
的R

IP

電
郵
。
一

看
，
原
來
是
曾
任
職
的
美
資
公
關
公
司
前
中
國
區
副
總

裁D
ian

T
erry

︵
陶
黛
茵
︶在
美
國
因
癌
症
去
世
。
跟D

ian

在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合
作
過
，
雖
不
算
熟
，
但
因
緣
際

會
，
她
在
中
國
現
代
公
關
史
上
絕
對
應
記
上
一
筆
。

據
她
本
人
所
述
，D

ian

早
年
在
美
國
得
州
大
學
讀
戲
劇
，

也
醉
心
新
聞
，
是
︽
達
拉
斯
中
學
報
︾
首
個
女
編
輯
。
拿
到

戲
劇
學
位
後
，
去
紐
約
進
了
公
關
公
司
，
但
當
秘
書
而
已
，

因
為
六
十
年
代
末A

E

很
少
女
的
。
不
久
因
表
現
好
，
擢
升
為

客
戶
聯
絡
員
，
但
感
到
女
性
在
企
業
的
機
會
不
多
，
便
轉
入

N
G
O

工
作
，
爭
取
女
權
。
後
來
終
於
考
進
跨
國
公
關
公
司
。

當
時
內
地
開
放
已
十
多
年
，
內
地
的
廣
告
公
關
等
專
業
，
也

隨
㠥
美
資
企
業
紛
紛
來
華
而
開
始
發
展
，D

ian

在
這
時
勢
下

來
了
中
國
，
在
九
十
年
代
初
開
了
北
京
辦
事
處
，
再
開
上
海

辦
事
處
。
當
然
，
她
並
非
開
山
劈
石
的
第
一
人
，
前
期
的
工

作
，
有
幾
個
老
美
功
勞
很
大
。
不
過
由
於D

ian

是
長
駐
，
對

培
育
國
內
第
一
代
公
關
人
才
，
引
進
西
方
專
業
的
傳
訊
理
念

與
做
法
，
很
有
貢
獻
。
當
年
她
的
下
屬
，
今
已
是
多
家
國
際

企
業
的
公
關
主
管
，
也
有
自
立
門
戶
創
業
的
，
都
有
聲
有

色
。

D
ian

沒
有
家
累
，
喜
歡
小
動
物
、
喝
可
樂
、
抽
煙
和
跑
車
，
北
京
的
家

有
六
隻
可
愛
的
小
狗
。
據
當
年
同
事
說
，
她
最
漂
亮
的
一
仗
，
是
幫
通
用

汽
車
公
司
打
下
很
好
的
中
國
政
府
關
係
，
對
後
來
通
用
在
華
的
發
展
有
莫

大
作
用
。
她
在
北
京
的
幾
年
，
應
是
人
生
亮
點
之
一
，
事
業
感
情
兩
得

意
。
九
十
年
代
末
回
美
國
，
繼
續
公
關
事
業
。

D
ian

是
性
情
中
人
。
當
時
北
京
辦
事
處
從
屬
香
港
，
我
們
在
香
港
就
比

較
知
道
北
京
的
問
題
：
就
是
沒
錢
賺
！
但D

ian

認
為
新
興
市
場
就
是
這

樣
，
要
先
投
入
才
有
回
報
，
而
且
當
年
哪
一
家
美
資
企
業
在
內
地
不
是
長

期
虧
損
的
？
話
雖
是
這
樣
說
，
但
亞
太
區
總
部
要
﹁
交
數
﹂
的
壓
力
還
是

很
大
，
加
上
香
港
辦
事
處
的
人
事
糾
紛
，
﹁
鳥
盡
弓
藏
﹂
的
結
局
應
可
預

見
。認

識D
ian

的
人
，
都
記
得
她
銀
鈴
般
的
笑
聲
。
願
她
在
更
美
好
的
國
度

繼
續
歡
笑
。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悼公關女將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打
從
少
年
時
代
起
，
便
喜
歡
明
末
張
岱
的
︽
陶
庵

夢
憶
︾。
歷
年
以
來
所
購
版
本
甚
多
，
近
於
坊
間
得

睹
欒
保
群
的
注
釋
本
︵
北
京
：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
二

○
一
一
年
九
月
︶，
細
翻
之
下
，
不
禁
大
喜
，
當
然

是
不
計
腰
中
錢
，
購
之
而
歸
。

在
︿
出
版
說
明
﹀
中
，
欒
保
群
說
，
上
個
世
紀
一
位
日

本
漢
學
家
松
枝
茂
，
擬
把
︽
陶
庵
夢
憶
︾
介
紹
給
日
本
讀

者
，
書
中
的
一
些
名
物
卻
不
大
清
楚
，
於
是
就
教
於
周
作

人
。
周
作
人
除
了
解
答
外
，
說
：
﹁
張
宗
子
此
等
書
大
抵

有
似
江
戶
時
代
之
佳
作
，
從
來
研
究
不
充
分
，
參
考
困

難
，
一
讀
頗
有
趣
味
，
若
要
仔
細
解
釋
則
難
點
甚
多

耳
。
﹂

憶
初
閱
︽
夢
憶
︾，
確
是
﹁
頗
有
趣
味
﹂，
甚
至
大
有
趣

味
，
若
細
細
斟
酌
，
便
覺
頗
多
不
解
處
，
非
要
方
家
注
釋

本
不
可
；
但
方
家
如
周
作
人
，
亦
有
不
明
處
，
如
︿
越
俗

掃
墓
﹀
中
的
﹁
中
人
之
家
尚
有
平
水
屋
幘
船
，
男
女
分
截

坐
，
不
坐
船
，
不
鼓
吹
﹂
語
，
欒
注
即
引
周
作
人
︽
藥
味

集
．
上
墳
船
︾
一
文
說
：

﹁
平
水
屋
幘
船
不
知
是
何
物
，
平
水
自
然
是
地
名
，
屋
幘
船
則
後

來
不
聞
此
語
，
若
是
田
莊
船
，
容
積
不
大
，
未
必
能
男
女
分
兩
截

坐
，
疑
不
能
明
。
﹂
由
此
可
見
，
理
解
︽
夢
憶
︾
中
方
物
，
還
有
很

多
待
解
之
處
。

至
於
前
人
如
乾
隆
時
王
文
誥
刻
的
八
卷
本
，
和
咸
豐
時
的
粵
雅
堂

八
卷
本
，
兩
本
相
讎
，
文
字
亦
間
有
差
異
，
如
作
訂
正
，
所
費
功
夫

自
不
少
。
欒
保
群
二
本
參
照
，
擇
善
而
從
，
如
字
句
可
疑
，
因
無
別

本
對
讎
，
惟
有
求
助
於
理
校
。
欒
本
在
目
前
所
見
，
可
算
﹁
完
美
﹂

了
，
他
說
：

﹁
近
年
︽
夢
憶
︾
的
注
本
已
經
有
了
一
些
，
良
莠
不
齊
，
個
人
私

見
、
以
為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夏
咸
淳
先
生
注
本
用
力
最
勤
。

所
以
本
編
對
夏
注
多
有
借
鑒
。
﹂

前
人
累
積
，
還
多
有
待
解
之
處
，
如
上
所
舉
﹁
平
水
屋
幘
船
﹂。

一
部
︽
夢
憶
︾，
﹁
完
美
﹂
之
外
，
能
臻
﹁
完
善
﹂，
當
然
是
吾
等
之

所
盼
。
那
還
待
欒
保
群
再
下
苦
功
，
和
專
家
的
深
入
考
察
。

不
過
，
讀
︽
夢
憶
︾
而
略
過
此
難
處
，
﹁
不
求
甚
解
﹂，
當
是
一

大
樂
趣
和
享
受
。
如
︿
揚
州
瘦
馬
﹀
段
，
我
便
讀
之
再
三
。

張
岱
著
書
甚
多
，
正
如
周
作
人
所
說
﹁︽
夢
憶
︾
最
好
﹂，
我
便
大
表

贊
同
，
比
之
︽
西
湖
夢
尋
︾
更
為
優
勝
，
其
中
頗
多
警
語
、
雋
語
：

﹁
人
無
癖
不
可
與
交
，
以
其
無
深
情
也
；
人
無
疵
不
可
與
交
，
以

其
無
真
氣
也
。
﹂(

︿
祁
止
祥
癖
﹀)

描
寫
景
物
，
層
層
推
進
，
極
具
現
代
電
影
感
：

﹁
客
店
至
泰
安
州
，
不
復
敢
以
客
店
目
之
。
余
進
香
泰
山
，
未
至

店
里
許
，
見
驢
馬
槽
房
二
三
間
；
再
近
，
有
戲
子
寓
二
十
餘
處
；
再

近
，
則
密
戶
曲
房
，
皆
妓
女
妖
治
其
中
。
余
謂
是
一
州
之
事
，
不
知

其
為
一
店
之
事
耳
。
﹂

又
如
︿
揚
州
瘦
馬
﹀，
姑
娘
逐
一
而
出
見
客
，
﹁
面
出
﹂、
﹁
手

出
﹂、
﹁
臂
出
﹂、
﹁
膚
亦
出
﹂、
﹁
聲
出
﹂、
﹁
眼
出
﹂、
﹁
趾
出
﹂，

俱
以
動
作
出
之
，
張
岱
描
畫
極
靈
動
而
有
趣
。
如
此
一
部
書
，
閱
之

確
賞
心
。

欒
保
群
注
本
還
附
以
張
岱
同
時
代
的
十
足
齋
主
人
胡
曰
從
的
畫

品
，
彩
色
精
印
，
散
於
各
頁
，
尤
見
相
襯
。
此
注
本
，
確
是
精
本
，

特
為
之
推
介
。

「趣味」之書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羅
耀
威
、
蔡
清
愛
夫
妻
檔
活
躍
香
港

舞
蹈
界
多
年
。
羅
耀
威
現
任
香
港
舞
蹈

聯
會
副
主
席
、
萬
紫
千
紅
藝
術
團
的
藝

術
總
監
，
他
的
妻
子
蔡
清
愛
是
該
團
的

副
團
長
。

他
倆
既
編
舞
又
導
演
更
擔
任
舞
蹈
的
主

角
。
不
說
大
家
不
知
道
，
因
為
他
倆
是
我
的

學
生
，
我
不
怕
暴
露
他
們
年
齡
的
秘
密
，
原

來
他
們
都
已
年
過
花
甲
。
但
在
舞
台
上
，
跳

起
舞
來
真
像
十
七
八
歲
的
少
男
少
女
，
許
多

較
難
的
跳
躍
動
作
他
倆
還
能
運
用
自
如
。

跳
舞
應
該
是
高
耗
體
力
的
吧
。
日
前
看
他

倆
演
出
的
︽
萬
紫
千
紅
天
長
地
久
︾
舞
蹈
晚

會
，
連
場
歌
舞
，
蔡
清
愛
在
大
多
數
群
舞
中

都
有
出
場
。
難
得
她
這
般
年
紀
還
有
這
股
活

力
。
與
她
同
跳
的
還
有
另
一
位
我
的
學
生
，

也
是
年
過
花
甲
的
莊
小
玲
。
難
怪
在
她
的
感

染
下
，
我
的
年
近
花
甲
的
大
女
兒
，
最
近
也

熱
衷
於
跳
起
民
族
舞
蹈
來
。

他
倆
領
導
的
這
個
舞
蹈
的
藝
術
團
，
究
竟
還
有
多
少

位
從
我
所
主
持
學
校
出
身
的
，
沒
有
統
計
。
相
信
應
有

不
少
。
但
她
們
應
該
不
會
是
在
學
的
少
男
少
女
，
而
是

頗
為
上
了
年
紀
的
舞
蹈
愛
好
者
。

當
晚
的
舞
蹈
重
頭
戲
，
是
羅
耀
威
編
舞
的
︽
天
長
地

久
︾，
這
是
改
編
自
白
居
易
︽
長
恨
歌
︾
的
七
幕
舞
劇
。

改
編
得
不
過
不
失
。
但
對
唐
明
皇
與
楊
貴
妃
的
纏
綿
悱

惻
愛
情
故
事
，
還
表
達
得
不
太
突
出
，
使
人
感
到
稍
為

平
淡
。
也
許
用
連
續
的
舞
蹈
來
表
達
這
個
千
古
奇
情
，

頗
有
難
度
。

舞
蹈
的
︽
五
朵
金
花
︾，
改
編
自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膾

炙
人
口
的
電
影
︽
五
朵
金
花
︾，
又
是
羅
耀
威
編
舞
，
夫

妻
檔
合
演
，
還
有
︽
元
宵
燈
會
︾、
︽
月
亮
花
︾
也
是
。

看
他
們
這
一
對
，
真
是
常
青
樹
，
不
知
老
之
將
至
。
據

說
他
們
把
舞
蹈
當
為
第
二
生
命
，
一
天
不
跳
舞
，
便
不

得
安
樂
。

難
得
一
個
人
有
一
種
終
生
的
嗜
好
，
也
難
得
一
對
夫

妻
，
終
生
有
共
同
的
嗜
好
，
他
們
也
是
天
生
的
一
對
，

果
然
﹁
天
長
地
久
﹂
！

想
不
到
他
們
的
總
監
製
是
一
位
白
髮
蒼
蒼
的
老
大
姐

白
荻
。
白
荻
在
上
世
紀
四
五
十
年
代
是
老
演
員
，
她
大

概
不
是
舞
蹈
家
出
身
，
而
是
著
名
的
形
象
設
計
和
服
裝

設
計
師
。

夫妻檔羅＆蔡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思　旋

思旋
天地

選
擇
愛
麗
斯
泉
︵A

lice
Springs)

作
為
紅
色

沙
漠
之
旅
的
出
入
點
，
除
經
濟
因
素
外
，
是

有
策
略
上
的
考
慮
。
由
墨
爾
本
出
發
往
澳
洲

中
部
，
就
只
有
到
愛
麗
斯
泉
有
直
接
內
陸
航

班
，
否
則
便
要
經
悉
尼
往
返
，
需
多
耗
雙
倍

時
間
。
此
外
，
以
愛
麗
斯
泉
作
旅
程
起
步
點
，
便

可
以
圓
環
式
的
順
遊
各
景
點
，
最
後
回
歸
愛
麗
斯

泉
作
旅
程
終
結
。

愛
麗
斯
泉
有
㠥
一
個
童
話
故
事
的
名
字
，
但
其

實
名
字
是
來
自
於
一
八
七
一
年
的
電
信
監
督
工
程

負
責
人
查
理
陶
德
︵C

harles
T
odd

︶
的
妻
子
愛
麗

斯
︵A

lice

︶。
愛
麗
斯
泉
是
一
個
綠
洲
城
市
，
城
市

附
近
都
是
沙
漠
，
所
以
一
到
夏
天
便
非
常
酷
熱
。

這
個
城
市
並
不
大
，
原
住
民
佔
總
人
口
的
一
半
以

上
，
到
處
可
以
看
到
許
多
原
住
民
的
文
物
和
藝
術

品
，
在
街
上
不
時
會
看
到
許
多
原
住
民
聚
集
在
街

頭
或
公
園
聊
天
喝
酒
，
據
導
遊
說
，
這
些
澳
洲
原

住
民
思
想
單
純
，
有
不
少
還
受
到
政
府
照
顧
，
過

㠥
簡
單
的
生
活
，
比
任
何
人
都
享
受
快
樂
。

愛
麗
斯
泉
景
點
不
多
，
大
半
天
不
到
便
遊
逛
完

畢
。
澳
紐
軍
團
山
︵A

nzac
H
ill

︶
是
靠
近
城
市
又

很
容
易
爬
上
去
的
小
山
，
山
上
有
座
戰
爭
紀
念
碑
，
從
此
亦

可
眺
望
全
城
景
色
。
文
化
中
心
集
合
了
博
物
館
、
航
空
博
物

館
於
一
身
，
有
相
關
之
通
訊
歷
史
資
料
與
幾
架
小
型
飛
機
展

示
。
舊
電
信
中
繼
站
是
愛
麗
斯
泉
發
祥
地
，
目
前
列
為
歷
史

保
留
區
，
而
真
正
的
愛
麗
斯
泉
就
在
附
近
，
但
已
變
成
一
個

小
潭
了
！

雖
然
早
已
被
忠
告
美
食
難
尋
，
但
看
到
酒
店
的
單
張
推

介
，
還
是
禁
不
住
點
嚐
了
著
名
的B

B
Q

套
餐
，
當
中
包
括
了

鱷
魚
肉
、
鴕
鳥
肉
、
袋
鼠
肉
、
駱
駝
肉
、
盲
鰽
魚
肉
及
牛
扒

六
種
肉
類
，
老
實
說
，
沒
有
一
種
是
合
口
胃
的
，
就
連
那
平

常
最
鍾
愛
的
牛
扒
也
是
難
以
下
嚥
，
最
終
是
換
來
妹
夫
領
隊

那
個
﹁
汝
曾
被
警
告
﹂
的
得
戚
表
情
！

不童話的愛麗斯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乍暖還寒

一
直
都
慨
嘆
人
生
苦
短
，
生
命
只
得
一

次
，
不
是
生
存
在
世
的
數
十
年
就
是
死
亡

了
，
很
擔
心
到
時
還
有
很
多
未
完
的
事
。

但
，
自
從
認
識
了
佛
教
，
知
道
輪
迴
之

說
，
我
又
放
心
了
，
這
輩
子
做
不
完
，
還

有
下
輩
子
繼
續—

只
是
軀
體
用
得
太
久
，
如

機
器
需
要
報
銷
，
轉
換
一
台
新
的
再
運
作
。

﹁
有
情
必
定
死
，
無
情
必
定
滅
﹂，
我
早
已
決

定
﹁
盡
捐
﹂，
將
所
有
器
官
捐
給
有
需
要
的
人
，

讓
器
官
延
續
在
別
人
身
上
再
活
、
再
生
。
一
人

捐
獻
七
人
受
惠
，
多
划
算
，
﹁
器
官
捐
贈
卡
﹂

早
已
放
在
銀
包
內
，
去
年
認
識
了
港
大
解
剖
學

系
陳
立
基
教
授
，
得
知
遺
體
捐
贈
計
劃
推
行
四

十
年
，
登
記
人
數
七
百
，
真
正
捐
出
﹁
大
體
﹂

者
每
年
不
足
一
具
，
迫
使
借
助
坊
間
無
人
認
領

遺
體
，
十
位
醫
科
學
生
才
有
一
位
﹁
大
體
老
師
﹂

作
實
習
訓
練
。

真
的
兩
難
，
捐
贈
大
體
可
供
同
學
從
真
實
人

體
中
學
習
，
亦
可
發
展
外
科
新
技
術
，
例
如
微

創
手
術
等
，
已
減
輕
了
不
少
病
人
的
痛
苦
，
也

顯
示
已
有
很
多
大
體
老
師
作
出
了
貢
獻
。
一
位
捐
贈
者
說

過
，
哪
怕
在
我
身
上
割
錯
千
刀
萬
刀
，
也
不
可
在
活
生
生

的
病
人
身
上
割
錯
一
刀
，
捐
出
大
體
非
常
有
意
義
！
可
是

有
用
的
器
官
又
可
即
時
使
病
人
重
見
生
機⋯

⋯

﹁
捐
完
可
以
再
捐
﹂，
陳
教
授
這
一
句
解
開
了
心
中
疑

團
，
原
來
兩
者
可
並
存
，
物
盡
其
用
太
好
了
。
丈
夫
最
知

我
心
，
笑
言
：
﹁
你
有
甚
麼
我
可
以
阻
止
的
。
﹂
原
來
最

難
過
是
子
女
那
一
關
，
他
們
異
口
同
聲
說N

o

。
唔
捨
得
、

怕
尷
尬
，
有
其
他
人
做
，
不
用
媽
媽
去
做
。
我
耐
心
解

釋
，
身
體
是
個
臭
皮
囊
，
到
時
已
與
我
無
關
，
與
其
火
燒

或
埋
在
泥
裡
，
太
恐
怖
也
太
浪
費
，
人
到
了
第
八
識
離
開

後
甚
麼
也
不
存
在
，
又
何
來
尷
尬
？
再
者
如
果
人
人
不

做
，
誰
去
做
？
我
估
計
公
公
婆
婆
在
天
之
靈
也
不
會
反

對
。
其
實
承
願
而
去
是
樂
事
。

參
與
捐
贈
計
劃
使
我
如
獲
至
寶
，
內
心
湧
起
四
個
願

力
：
︵
一
︶
好
好
保
護
自
己
，
最
終
能
夠
齊
齊
整
整
的
捐

齊
器
官
和
大
體
；
︵
二
︶
寫
信
給
同
學
，
希
望
他
們
好
好

利
用
大
體
老
師
，
更
將
老
師
的
大
愛
精
神
發
揮
到
每
位
病

人
身
上
；
︵
三
︶﹁
遺
體
捐
贈
﹂
計
劃
，
可
換
一
個
更
易
接

受
、
更
溫
暖
的
名
稱
﹁
大
體
捐
贈
﹂
；
︵
四
︶
連
我
的
家

人
，
包
括
子
女
也
成
為
計
劃
的
一
分
子
！

我
終
於
可
以
入
大
學
了
，
有
了
這
個
身
後
才
開
始
的
工

作
，
太
幸
福
了
，
我
想
他
日
我
一
定
含
笑
而
終
。

「大體捐贈」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千年古城江蘇東台原有一條聞名蘇北的石板
街，石板街上寺廟甚多，故名寺街。逸峰故居便
坐落在寺街。舊城改造後，寺街不復存在，但卻
衍生出一條明清街，逸峰故居也擴建成逸峰園，
坐落於明清街北首，成為鹽城市文物保護單位。
逸峰園是一座仿清的江南園林風格的庭院建築，
院內假山流水、曲徑長廊、人文雕塑、古樹翠
竹、奇花異草⋯⋯環境十分優雅。原上海市委書
記、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百歲老人夏征農
的題詞更為逸峰園增色不少。
我家離逸峰園不遠，幾次從它門前路過，只是

抬頭瞥一下逸峰園的行草題匾，卻一直沒有進園
觀賞。前不久，多年居住在外的姑父回鄉探親，
特意來看我父親，談話間聊起逸峰園，才知這逸
峰園的主人黃逸峰居然是我姑父的堂叔，姑父當
年參加革命還是他引導的哩。姑父說，黃逸峰生
於1906年，祖上與我家一樣也是經營木行，家庭
生活比較安逸。黃逸峰姐弟7人，他排行老三。5
歲時就被父親送到東台私塾啟蒙讀古文。12歲
時，進南通師範附屬小學讀書，後來考進南京東
南大學附中初中班，第二年跳級進入高中班，
1924年8月考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讀書，第二年
又考入上海復旦大學商學院，其間，參加了著名
的「五卅」運動，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由
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出於對黃逸峰先生的敬仰，近日，我特意去逸

峰園裡拜謁黃逸峰故居。走過麻石板鋪就的明清
街，沒多久便來到將軍門。這是逸峰園前的一座
石碑坊，高約12米，寬約8米，碑坊為花崗岩造

就，從基座到頂部均浮雕走獸，頂上兩根雲龍柱
很有氣勢，牌坊上雕「將軍門」石匾，正面朝東
碑坊的兩側刻㠥「逸才不偽大名鼎鼎書生體　峰
性難移鐵骨錚錚革命家」，為當地著名書法家題
寫。觀這副對聯，頗耐人尋味，逸者，超出一般
也；峰者，鐵骨錚錚、一柱擎天。黃逸峰從書生
到將軍，一生坎坷多難，然「鐵」義凜然，彪炳
青史。這副對聯堪稱黃逸峰一生的真實寫照。背
面朝西碑坊的兩側寫㠥「將軍偉績垂青史　百姓
頌聲樹口碑」，這副對聯表現了黃逸峰與家鄉父老
的情和義。據東台有關史料記載，黃逸峰是東台
的第一位共產黨人，12歲起就外出求學繼而投身
革命，在那風雨飄搖的歲月中，他無時無刻不以
熾熱深情關注㠥家鄉的這片土地。1927年10月，
擔任中共江蘇省委農委外埠工作部秘書長的黃逸
峰，根據省委指示，回家鄉東台幫助創建中共東
台縣委，開闢黨的地下工作，由此東台革命歷史
翻開新的一頁。次年他再度回東台巡視工作，顧
不得敘天倫之樂，來不及洗一身塵土，一到東
台，他就摸情況，談工作，搞串聯，組織農民暴
動，使東台地下鬥爭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
潮。
進入將軍門，迎面就是將軍樓，這是仿清的兩

層建築，古色古香，清磚小瓦，飛簷翹角。逸峰
園就緊靠將軍樓。園內的黃逸峰故居是一座典型
的清朝民居，坐北朝南，原有48間，現存兩進10
間，磚木結構。由於我到時尚早，園內工作人員
還未及開故居大門，我便先行拍攝故居外景。須
臾，大門開啟，只見門廳磚雕圖飾精美、古樸，

右側為天井。第一進廳屋，面闊三間，東側接有
廂房一間。中間8扇平門通向第二進後廳，仍為
面闊三間。天井東西兩側各有廊屋開有一門，通
向廣濟河。在距門5米遠的河邊，有一用花崗石
駁岸的碼頭。整個故居典雅別致，外牆以青磚砌
築，屋面鋪設小青瓦，屋脊裝飾樸素大方，山面
築有封火牆，天井內以青磚鋪地，室內地面鋪有
「羅底」磚，「羅底」磚下埋有瓦甕，以防潮
濕。
故居內展出了這位傳奇將軍的生平業績。我從

第一部分「熱血青年」起，依次觀覽了「播火東
台」、「營救恩來」、「聯抗司令」、「鐵道元
勳」、「理論建樹」等部分。從大量的歷史資料和
許多珍貴的照片、遺物中，我不但了解了黃逸峰
的革命一生，還為他的傳奇經歷而讚歎。作為一
介書生，黃逸峰在大學裡就成為上海學生運動的
領袖；參加革命後，身經百戰成為中國歷史上第
一批授予軍銜的將軍；78年又以73歲高齡受命重
建上海社科院，其間，潛心於清朝洋務運動的研

究，撰寫了一大批理論著作，如《中國近代經濟
史論文集》、《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國洋
務運動的評價問題》、《略論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
性格》、《資本家怎樣剝削和壓迫工人》、《不斷
降低產品成本》、《工業企業的經濟核算制》等，
在全國產生了極大影響，從而實現了從將軍到學
者的華麗轉身。在歷史上，他七次被捕，忠貞不
屈；被迫三次脫黨，矢志不渝。久經考驗，令人
敬佩。
從故居出來，我又來到西南側的流芳亭，亭中

有東台籍著名雕塑家吳為山敬塑的黃逸峰青銅座
像，下題：黃逸峰，1906-1988，座像後是著名文
學家、出版家、原「聯抗」副司令李俊民為黃逸
峰八十壽辰敬寫的祝辭：逸峰我司令，崛起東海
濱，少年秉壯志，熱愛在人民⋯⋯不負黨所托，
功業自錚錚，奮鬥六十春，無愧為菁英。
瞻仰㠥黃逸峰的座像，默念㠥李俊民寫的祝

辭，我的心中又一次升起對這位老革命家、老理
論家的敬仰之情。

逸峰園裡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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